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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因緣際會下閱讀到《紅玫瑰與白玫瑰》的經典名句，張愛玲用文字將愛情的矛盾寫得淋

漓盡致，使筆者心中不禁盪起陣陣漣漪，想一窺她筆下的那股強烈蒼涼。 

 

           《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男主角佟振保在面對與紅玫瑰的愛情和自己的臉面衝突時，選

擇屈服於道德與傳統保守婚姻觀，娶了受母親喜愛且合乎中國傳統婦德的白玫瑰，然而這個

他自認理想的選擇，卻讓自己活在無盡的虛偽與不快樂中。佟振保與紅玫瑰在多年後重逢，

即使佟振保各方面看起來都贏了紅玫瑰，卻莫名忌妒著她，忌妒她面對人世的真誠和自由，

因而感到懊悔，不禁淚流滿面。 

 

  《紅玫瑰與白玫瑰》的結局與張愛玲另一本著作《半生緣》有異曲同工之妙。 

 

  《半生緣》男主角沈世鈞因與心愛的女主角顧曼楨產生種種誤會與錯過，選擇與母親心

中的媳婦人選——石翠芝結為連理，命運的捉弄讓他們在數年後再次相遇，然而顧曼楨一句

「世鈞，我們回不去了」（張愛玲，1969）為兩人的感情寫下最無奈的註解，愛不是熱情，

亦不是懷念，它只不過是歲月，隨著時間悄悄流逝。 

 

            兩本著作內的男主角皆未能與心愛的女人結伴終生，這淒涼結局影響了筆者，因而想藉

由此篇小論文探究作品裡的男主角婚姻觀。多數研究者傾向於關注作者筆下的女性，而筆者

選擇研究男性是因張愛玲生前喜愛的《紅樓夢》是以男性角度撰寫，且認為張愛玲細膩刻畫

的男性角色也值得一提。 

 

二、研究方法 

 

    （一）、歸納法：列表比較《紅玫瑰與白玫瑰》與《半生緣》書中男主角所表現出的婚姻

觀。 

 

    （二）、分析比較法：探討張愛玲家庭關係與作品所呈現婚姻觀之關聯性。 

 

三、預期結果 

 

  兩性平權的時代，透過張愛玲作品，可以去思考：究竟是家庭成長陰影長期對人造成的

心理影響？抑或是文人天賦裡纖細的心思使她創作出代表性的作品？ 

 

             從兩部小說中看出兩位男主角的形象塑造，是否根源於張愛玲對人性的悲觀感，而形成

她獨特的寫作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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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作品介紹 

 

（一）《紅玫瑰與白玫瑰》著作介紹 

 

           此書寫作於一九四四年，講述三四十年代的舊上海，佟振保是一個在舊家庭裡長大，強

迫自己符合中國傳統理想的男人，文中描述他的生命裡出現了兩個女人，分別是象徵聖潔的

白玫瑰與象徵熱情的紅玫瑰，帶給他心情上的波折。以他的感情做為主軸，寫出他屈服於社

會到覺悟，然而一切已回不去，他唯一能做的只能帶著一顆懊悔的心，戴著光鮮亮麗的面具

繼續當他心裡中國千年來的傳統禮教中的操偶。   

 

（二）《半生緣》著作介紹 

 

  此著作為一九四八年成書的《十八春》經修改內容後改名為《半生緣》，講述三十年代

舊上海幾對平凡戀人之間的愛情婚姻悲劇。其中，沈世鈞與顧曼楨原是真心相愛的戀人，卻

因家人的暗自阻撓，使兩人間產生裂痕，最終因誤會而分手，因而展開悲劇性的劇情。 

 

二、文本詮釋：佟振保與沈世鈞所表現出的婚姻觀之相同處 

 

（一）不得完全自主的婚姻 

 

            於《紅玫瑰與白玫瑰》中，佟振保與紅玫瑰相戀，母親卻認為他應娶一位貞潔、乖巧的

傳統女子，藉由與紅玫瑰的對話，委婉反對兩人的不倫戀。事後，介紹一位符合她理想的「媳

婦」，當振保仔細打量眼前的女子，便明瞭母親的意思。如文中提及：「同王士洪協議離婚，

彷彿多少離他很遠很遠的事。他母親幾次向他流淚，要他娶親，他延挨了些時，終於答應說

好。於是他母親託人給他介紹。看到孟煙鸝小姐的時候，振保向自己說：『就是她罷。』」

（張愛玲，1945） 

 

            於《半生緣》中，沈世鈞的父母親因發現顧曼楨的姊姊曾是舞女，而認為曼楨只要是外

貌不差，一定也會選擇從事同樣的工作，於是開始阻撓這段感情。文中提及：「世鈞自己也

覺得他剛才那兩句話太冷酷了，不該對母親這樣，因此又把聲音放和緩了些，微笑望著她說

道：『媽，你不是主張婚姻自主的麼？』沈太太道：『是的，不錯，可是⋯⋯總得是個好人

家的女孩子呀。』」（張愛玲，1969）。  

 

           《半生緣》中世鈞與翠芝的婚禮中，當眾人好奇著兩人相愛的故事，兩人卻頓住，不知

該說些什麼，沒有戀愛基礎的婚姻在當代已是極為少數，夾在舊式與新式婚姻間，兩人的婚

姻屬於何者，無人知曉，包含兩位當事人：「後來大家輪流到新人的席上去敬酒,叔惠也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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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鬨,大家又鬧著要他們報告戀愛經過。僵持了許久，又有人出來打圓場，叫他們當眾攙一攙

手就算了。這在舊式的新郎新娘，或許是一個難題，像他們這是由戀愛而結婚的新式婚姻，

握握手又算得了什麼。」（張愛玲，1969）這場景暗示了後來兩人同床異夢的不幸婚姻。 

 

（二）屈從現實的婚姻取向 

 

           兩部小說中的男主角在選擇要娶哪個女人為妻時，皆有「猶豫不決」、「難捨難分」的

反應，《紅玫瑰與白玫瑰》中，振保考慮的是他人眼光；《半生緣》中，世鈞則是考慮婚姻

是否長久且不受他人阻撓，以下為兩人抉擇的思考點： 

 

1、振保著重於臉面 

 

            外人眼中的振保是好兒子、好兄弟、好夥伴，是一個最合理想的中國現代人物，如內中

描述：「他是有始有終，有條有理的，他整個地是這樣一個最合理想的中國現代人物，縱然

他遇到的事不是盡合理想的，給他心問口，口問心，幾下子一調理，也就變得彷彿理想化了，

萬物各得其所。」（張愛玲，1945） 

 

            因此，倘若今日娶的女人為紅玫瑰，將毀壞世人對他的好印象，因為他喜歡上的是有夫

之婦，且是他好友的媳婦；相反的，娶的女人若是白玫瑰，將能繼續保留世人對他的好印象。

振保汲汲營營追求，懼怕某日失去他所創造的「面具」，如文中振保正躊躇著是否摧毀它：

「至於振保，他所有的一點安全，他的前途，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叫他怎麼捨得輕易由

它風流雲散呢？闊少爺小姐的安全，因為是承襲來的可以不拿它當回事，他卻是好不容易的

呀！」（張愛玲，1945）而當他考慮到若選擇有夫之婦的紅玫瑰，則要面對到「離婚」所衍

生的問題，他開始遲疑：「振保沒敢接口，過後，覺得光把那黯敗的微笑維持下去，……。

以生意人的直覺，他感到，光提到律師二字，已經將自己牽涉進去，到很深的地步。他的遲

疑，嬌蕊毫未注意。她是十分自信的，以為只要她這方面的問題解決了，別人總是絶無問題

的。」（張愛玲，1945）最終無力承受壓力，以致他認為若他選擇紅玫瑰將對不起母親的辛

勞，甚至對不起世人：「然而那天晚上，睡在她床上，他想起路上碰見的艾許太太，想起他

在愛丁堡讀書，他家裡怎樣為他寄錢，寄包裹，現在正是報答他母親的時候。⋯⋯究竟怎樣，

還是有點渺茫，但已經渺茫地感到外界的溫情的反應，不止有一貫母親，一貫世界到處都是

他的老母，眼淚汪汪，睜眼只看見他一個人。」（張愛玲，1945） 

 

            最終，在臉面與幸福的抉擇中，振保選擇放棄了摯愛，失去了幸福：「提到這個，振保

臉上就現出黯敗的微笑，……。這次的戀愛，整個地就是不應該，他屢次拿這犯罪性來刺激

他自己，愛得更凶些。嬌蕊沒懂得他這層心理，看見他痛苦，心裡倒高興，⋯⋯，當真使一

個男人為她受罪,還是難得的事。」（張愛玲，1945）最後委婉拒絕紅玫瑰的愛，向她解釋並

希望她可以站在他的立場想：「最後他找到了相當的話，他努力弓起膝蓋，想使她抬起身來，

說道：『嬌蕊，你要是愛我的，就不能不替我著想。我不能叫我母親傷心。她的看法同我們

不同，但是我們不能不顧到她，她就只依靠我一個人。社會上是決不肯原諒我的──士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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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是我的朋友。我們的愛只能是朋友的愛。以前都是我的錯，我對不起你。』」（張愛玲，

1945）只剩下他所謂最重要的——臉面，然而不久後的他卻瀕臨崩潰：「砸不掉他自造的家，

他的妻，他的女兒，至少他可以砸碎他自己。洋傘敲在水上，腥冷的泥漿飛到他臉上來，他

又感到那樣戀人似的疼惜，但同時，另有一個意志堅強的自己站在戀人的對面，和她拉著，

扯著，掙扎著──非砸碎他不可，非砸碎他不可！」（張愛玲，1945）可見振保著重於臉面

使他無法有段幸福婚姻。 

 

2、世鈞重在家庭穩定    

 

          《半生緣》中世鈞與曼楨的感情路走得既漫長又障礙重重。 

 

           在世鈞決意辭去工廠工作時，曾與曼楨意見不合：「他和曼楨兩個人,他有他的家庭負擔,

她有她的家庭負擔，她又不肯帶累了他，結婚的事更不必談了，簡直遙遙無期。他覺得他已

經等得夠長久了，他心裏的煩問是無法使她了解的。」（張愛玲，1969） 

 

           之後世鈞父親意外發現曼楨的姊姊曾經是個舞女這件事，認為曼楨必定與姊姊一樣，倚

賴這種工作維生，因此對曼楨改觀，反對世鈞娶她為妻。兩人感情破滅的導火線因此事而引

爆，關係降至冰點，最終以分手畫下句點，結束多年的關係。 

 

           失去曼楨同時也是父親離世的那一年，他選擇娶翠芝為妻的原因於小說尾端提及：「他

只記得那時候他正是因為曼植的事情非常痛苦，那就是他父親去世那一年。也是因為自己想

法子排遣，那年夏天他差不多天天到愛咪家裏去打網球。有一個丁小姐常在一起打網球，現

在回想起來，當時和那丁小姐或者也有結婚的可能。此外還有親戚家的幾個女孩子，有一個

時期也常常見面，大概也可能和她們之間任何一位結了婚的。事實是只差一點就沒跟翠芝結

婚，現在想起來覺得很可笑。」（張愛玲，1969）而當下抉擇的原因為：「一切都是非常具

體的。不像從前和曼楨在一起，想到將來共同生活，只覺得飄飄然，卻不大能夠想像是怎樣

的一個情形。」（張愛玲，1969）雖然與曼楨是真心相愛，她卻不得世鈞父母的喜愛，使兩

人的未來茫忙無從而知；相反的，翠芝與世鈞自幼便認識，受到世鈞母親極大的喜愛，早已

是母親心中理想的媳婦人選，而此時世鈞選擇翠芝，正如母親心意，這段婚姻受到眾人矚目，

準備婚事順手，一切變得很真實，不必擔憂受到他人的阻撓。 

 

           然而因兩人未有感情基礎，全憑一股衝動便決定這門婚事，因此在結婚時少了一股擁有

愛情的欣喜。結婚那晚，翠芝向世鈞哭訴後，世鈞心中才明白這段婚姻如此荒唐：「他在她

耳邊喃喃地說著安慰她的命，其實他自己心裏也和她一樣的茫茫無主。他覺得他們像兩個闖

了禍的小孩。」（張愛玲，1969）婚後的兩人看似正常和諧，也生兒育女，但家庭穩定的背

後，卻是犧牲他與曼楨之間那最單純的愛情。 

 

以上文本分析之男主角的相同處，可歸納成以下簡表 

 



張愛玲小說之男性愛情與婚姻抉擇探討：以《紅玫瑰與白玫瑰》及《半生緣》為例 

 5 

 《紅玫瑰與白玫瑰》  

佟振保 

《半生緣》   

沈世鈞 

男主角娶非所愛 Ｖ Ｖ 

男主角放棄所愛 Ｖ Ｖ 

男主角心愛的女人符合社會價值 

註一  

Ｘ 

 

Ｖ 

男主角娶的女人符合社會價值 Ｖ X 

 

男主角心愛的女人受男主角母親喜愛 Ｘ X 

男主角娶的女人受男主角母親喜愛 Ｖ Ｖ 

男主角與心愛的女人多年後相遇，男主角內心懊

悔 

Ｖ Ｖ 

圖一：男主角的異同 

（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註一：傳統社會中存在男尊女卑的觀念，對於女性有許多不平等的要求，其中廣為人知的便

是：必須遵守三從四德，其中，所謂的四德為「德、言、工、貌」，意指：要求女性凡事不

得有自己的主張，不得有自己的個性，凡事服從男人（父親、丈夫、兄弟）。而倘若女人稍

微堅持自己的主見抑或是個性不內斂時，便可能成為時代下眾所唾棄的女子。 

 

三、小說人物塑造與作者家庭關係之呼應——張愛玲 

 

          （一）婚姻無法成就愛情 

 

  張愛玲自幼缺乏父母的關愛而使她在內心對於父母產生怨念。例如當面對父親吸食鴉片，

與母親離異後，聽信繼母並施暴於她且囚禁她長達半年，使她產生念頭想要逃離這個家，而

逃離的過程，在《半生緣》裡，顧曼楨遭受到姊姊的算計囚禁於祝家，此場景與張愛玲兒時

有相似之處。 

 

           父母不完整的愛，使她在心中留下了創傷，導致成長後產生對愛情婚姻和家庭的懷疑與

否定，使她筆下的愛情與婚姻缺少綿密情感與真誠，更是揭露「父母之言」、「媒妁之言」

時代下的不幸婚姻，儘管是同床異夢都願意，只要在他人眼裡保有「模範夫妻」的模樣就好，

同本文研究兩部著作中的振保及世鈞，例如張愛玲在《紅玫瑰與白玫瑰》文末暗示著：「振

保在精神與行為皆崩潰後，重新戴上虛偽自私的面具，回到社會期待的框架中。」（許淑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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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兩位男主角皆是被沒有愛情基礎的婚姻囚禁他們的幸福，然而心中卻永遠住著一個

人，一位不可能一同譜寫完美結局的女人。 

 

（二） 婚姻間充滿利益關係 

 

            張愛玲的父母為了追求真正屬於自己的幸福，捨下一雙兒女，家庭的破碎造成年幼的她

內心受到極大的創傷。舉她的母親為例，是位崇尚西方文化且擁有自由開放思想的女性，和

丈夫離異之舉，打破中國傳統的保守思想，與《紅玫瑰與白玫瑰》中設定的紅玫瑰相似，皆

擁有新時代的想法。文中紅玫瑰願意和丈夫離異，並和佟振保結為連理，表現出熱情奔放、

不拘束於傳統思想，勇於追尋自己所想要的一切。 

 

            缺少「避風港」的依靠，形成張愛玲孤傲、自卑與封閉的性格，更是形成她蒼涼的創作

風格，因此無論是題材的選擇、人物的形象、人與人關係的處理皆有別於其他作者。 

 

          「張愛玲用赤裸裸的語言，向我們展示一幅沒有愛情與親情，只有利用與陰謀的淒美面

卷」（王湘瑋，2011），正如同《半生緣》中也無法看出真正圓滿的愛情與親情，無論是世

鈞與曼楨的愛情，抑或是曼楨遭受曼璐的算計。張愛玲描繪出沒有愛情與親情，只有利益的

殘酷現實社會。 

 

            張愛玲用她的小說揭開人世間充滿溫暖情愛的面紗，將面紗下醜陋的事實顯露出，人性

的陰險、自私、虛偽全都一覽無遺。《紅玫瑰與白玫瑰》中，張愛玲用嘲諷的筆調掀開振保

好人的面具，展現出他的表裡不一。張愛玲的手法打破傳統愛情的神聖：「證明了她那最深

刻也最荒涼的生命體驗：人間無愛」（羅豔，2009）人與人間充滿利益關係。 

 

參、結論 

 

           小說《紅玫瑰與白玫瑰》及《半生緣》中，男主角佟振保與沈世鈞面臨愛情抉擇時躊躇

不前，終究無法得到幸福。 

 

        《紅玫瑰與白玫瑰》的佟振保為了保護他一生最重要的臉面，在做任何決定前皆重複思

索「是否造成壞後果？」，看似好人的他，「張愛玲卻在愛情這一最見真性的問題上，讓這

一正人君子顯露了他虛偽、自私、膽怯、委瑣的本質。」（于青，1993）如文中振保在面對

深愛的紅玫瑰時，他猶豫了，最後還是狠心拋棄她，與符合傳統女性婦德的白玫瑰結婚。文

末描述振保瀕臨崩潰和家庭不和諧的模樣，最終因白玫瑰恢復為乖巧的妻子才平靜下來，此

後，振保只追求看似家庭和諧的虛假表面，始終未曾喜歡過床邊的妻子——白玫瑰。 

 

            《半生緣》的沈世鈞因誤會與心愛的曼楨離散，之後更是選擇與受母親喜愛的翠芝結婚，

那時的他認為他看不見和曼楨的未來，而翠芝卻是一切穩妥，不必擔憂是否妻子不受母親喜

愛，亦或是家庭背景的問題。然而，文中談及兩在婚禮中無法回答友人兩人交往的故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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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點醒兩人更是強烈告訴讀者——兩人沒有愛情基礎，為之後同床異夢的劇情埋下伏筆。文

末提及世鈞及曼楨重逢，曼楨一句「世鈞，我們回不去了」（張愛玲，1969）為十四年的感

情畫下句點，那刻，世鈞眼中、心中唯有眼前他深愛的女子。但世鈞已無法挽回，明明深愛

著，然而緣分到底只有半生，他只能用餘生的時光和身旁的翠芝當一對毫無感情的夫妻。 

 

            兩部小說的男主角有相似的結局，筆者依據文本分析兩人婚姻觀之異同，從中觀察到些

許張愛玲的婚姻觀，呼應其自幼缺少家人關愛導致對愛情和婚姻家庭產生懷疑與否定的想法。

兩位男主角皆未能享有幸福婚姻，印證張愛玲文章下，難有圓滿的愛情婚姻，她打破小說給

人的固有印象——幸福的結局，且用文字揭露世間蒼涼的婚姻，甚至是人性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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